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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故事主体是原住民
抵抗日本侵略者，但也涉及文明
与野蛮的关系、信仰冲突、少数
民族担心被同化的顾虑，你最想
表达哪种理念？

魏德圣：都有表现的冲动，
重点还是“为什么而战”。赛德
克族最后选择的是为信仰而战，
而不是为生存而战，当时生存对
他们已不是问题了。当然，事件
的发生原因很多，但核心还是信
仰。所以整个事件是求死的战
争，而不是求生的战争。赛德克

族不顾一切的拼杀，包括妇女儿
童自杀，是想进天堂和祖灵相见。

新京报：相比于类似题材的
《启示》《最后的莫西干人》甚至
《阿凡达》，你觉得这部作品有哪
些不同？

魏德圣：你是站在文明的角
度看野蛮，还是站在野蛮的角度
看文明，这部电影选择的是后
者。野蛮本质上是原始，有着最
初的生命力。我或许在凸显两
者的对抗，但不去批评哪个错
了，只是一种价值不能“侵略”另

外一种价值。如果文明的人没
有原始的心，这个文明人是残忍
的。如果原始的人没有文明的
思考，就会束缚在传统信仰的矛
盾点里。当然现在回到原始社
会不可能，但心里还是保存原始
人的“相信”，相信传统价值中什
么是好的，而不要文明到没有人
性的地步。如今全世界的原始社
会还是和文明连上线了，这是时
代逼不得已的事情，但生活是生
活，心态是心态，不要被文明完全
统治，才是他们要做的功课。

表达核心 站在野蛮的角度看文明

新京报：你开拍之前，原住
民表达过意见吗？

魏德圣：他们既担心你拍，
怕讲述故事的方式造成更大的
伤害，又期待你拍，想让赛德克
族的故事让全世界都知道。上
映后，除赛德克族外，阿美族、泰
雅族他们都穿着传统服装来看，
当成仪式。一部电影原本只想
为某个族群说话，最后变成每个
族群都认同原住民文化的特殊
性，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新京报：电影中部落之间的
仇恨，现在化解了吗？

魏德圣：我没去部落问过，
也不敢问。至少在心理上，让他
们愿意讨论那个时代的事情，而

不像以前不愿意讲。他们以前
的看法是，我不讲就是最大的原
谅，但讲述不代表化解。一部电
影的能量有限，也许只能刺激他
们去想就很好。

新京报：由于《海角七号》
《赛德克巴莱》，你成为了台湾的
代表性人物之一，电影首映连马
英九都去参加，你能承受这种无
形的压力吗？

魏德圣：我的要求不高，不
要骂我就好了。大家都骂我会
受不了，是不是以后做件失败的
作品大家要骂死我？都赞扬我
也受不了，我不觉得那个值得吹
捧。其实什么之光都是瞬间起
来瞬间下去的，我不是笨蛋，不

是没见过这种事情。只要不被
人骂居心不良就好，我没有对不
起自己。

新京报：现在你再也不是那个
在咖啡馆写剧本的小导演了，你还
会遵从自己的内心来拍电影吗？

魏德圣：我会按照自己的计
划走，我不是为了当导演而拍
电影的，而是为了讲自己喜欢
的 故 事 ，讲 完 了 或 许 我 就 走
了。接下来想拍台湾三部曲，
很多人说我为何一直要搞大
的，我不是故意要搞大的，刚好
故事是这样的状态。很多人为
了梦想，或许会先委曲求全地等
待条件成熟，但我想还是应该趁
年轻，把最难的抱负完成。

上映反响 原住民穿传统服装来观影

魏德圣：重点是“为什么而战”
之“导”语

为什么大陆是删减版

在台湾上映4个半小时是有必要，因为台湾原住民群体从了解这件事到化解需要这个时间，我们必须从
仇恨里面化解。台湾以外的地方对赛德克族，从认识到了解就可以了，不需要化解的过程。另外也因为完整
版在香港上映时票房上有挫折，大陆发行商提到过，上下两集四小时多的片子，对观众来说的确有压力，海外
发行也没有人要买那么长的片子。这次的精简版在美国和一些国际影展上，得到的评价都非常高。

为什么销毁威尼斯参赛版

威尼斯通知我入围竞赛片，但要求把时间缩减到两个半小时。我交给香港的一个剪辑师去剪，说
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也是威尼斯首映时第一次看到那个版本，看完之后我就想可能要被骂死，用了十几
年建立起来的故事逻辑，短短时间里被弄成那么短，最后肯定会失败。去不去威尼斯我有过挣扎，刚好
那时候台湾要上片了，可以给你造一个很大的声势，你去不去？是我自己没有抵抗住诱惑，以后有这样
的事情，我再也不干了。

为什么以业余演员为主

有人曾建议我找周润发（演莫那鲁道），一方面请不起，一方面明星没有原住民的面孔。虽然明星的演
技可以接近原住民，电影演完了，大家还是会认为他是明星。所以我们决定从业余演员里找，先挑眼睛，然
后才是体态。这些原住民我们集中训练了三个月，首先让他们喜欢表演、不断引导即兴表演。与其说他们
在表演，其实是根据他们的性格来设置他们的角色。我们在训练中发现，林庆台（老年版莫那鲁道）和游大
庆（青年版莫那鲁道）性格非常像，但身高不一样，后来我们想，这是拍电影，让他高就可以高嘛。

片中有没有虚构的剧情

几乎所有都是真的，只是有时间顺序调整。为了叙述顺畅，历史的片段要组合起来，要做虚构人
物，或者把很多历史人物浓缩在几个角色身上。比如巴望就集中了好几个人物
的影子——当时确实有小孩子参与了“雾社事件”，主要是搬运一些补给品。

日本演员了解那段历史吗

他们看过剧本后才了解。安腾政信就挣扎过很久，他扮演的警察小岛对原住民疯
狂报复。我跟他解释报复是来源于妻子、孩子被原住民朋友给杀害，我相信任何人面
对这种状况都会报复，而不管他是不是日本人。电影中我没有美化日本人，也没有丑
化，坏人坏的都有原因，没有原因的坏说服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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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活在
历史的长河里，首
先应该承认历史，
原谅历史所造成
的一切。很多伤
害已经造成，你是
要取这些已经受
伤害的养分让你
开出更多的花，还
是拒绝接受，一直
活在这种恶臭里
面 ，到 最 后 你 也
会 腐 烂 ？ 我个人
的想法是，不要再
活在伤害的痛里
面，反省那个痛，
你就会得到历史
的养分。当世界的
历史一而再、再而
三地重复时，我们
居然还只是活在仇
恨跟伤害里面，是
很愚笨的。”

——魏德圣

▲在片场给日本演员说
戏。魏德圣说，日本演员们看
过剧本后才知道那段历史。

在上周日的
北京发布会上，
魏德圣摆出剧中
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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